
财苑正气

纪念“七一”发扬党的优良传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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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期革

命斗争中，有一大批同志在财会

工作岗位上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

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。为了缅怀

过去，砥砺现在，吸取革命传统

的教益，“七一”前夕，我们走

访了被周总理誉为革命“老板

娘”、“南北会计”之一的朱端绶

同志（事迹见本 刊 1982年 第 6

期）。尽管朱端绶同 志刚出 医

院，还发着低烧，但还是欣然接

待了我们，并邀请当年与她一起

在重庆《新华日报》搞财会工作

的杨用之、张耀秋、邵雨青、陈

泽等同志共同参加了座谈。
今年 75岁高龄的朱端 绶同

志，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
在革命的斗争中，与 当时 党 的

地下工作者熊瑾玎同志结为夫妇，长期从事财会方面的

工作。解放后曾任建工部财务司副司长，至今仍保持着

财会人员的本色，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。她住在北京市

东城一所古老的四合院内，室内既没有西式的沙发、地
毯，也没有中式的古玩陈设，就在她的卧室外屋一间很

小的过堂房里，搬来了几条木凳，接待了我们。
1939年武汉失守，朱端绶夫妇和其他一些在白区工

作的同志，随同周恩来同志撤退到了重庆，在国民党统

治区党的机关报——《新华日报》社主持财会工作。这

是她第一次接触财会工作，没有经验，但是正如她自己

所说的：当时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和坚定的信

念，就是根据党中央的决定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
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，因而不怕任何困难，要把党

交给自己的工作做好。
朱端绶同志说，重庆《新华日报》当时是由周恩来

同志领导的南方局直接领导的，周恩来同志对《新华日

报》很重视，许多事情都亲自过问。她说，那时的财会

工作和现在不同。现在花钱可以向上要，国家拨给经费，
那时报馆根本没有钱，全靠自己想办法去筹措。所以当

时财会工作的任务基本是两个：一个是把钱 管 好、用

好，即所谓节流。现在我们常说“一个钱要当两 个钱

用”，那时是一个钱要当十个钱用，一切精打细算，决

不乱用一分钱。买东西都要经过总经理批准，领一张

纸、一个笔尖都要打领条签字。另一个就是千方百计找

钱，即所谓开源。那时的经费来源主要是两个：一个是

从解放区弄些钱来；另一个是通过白区工作的同志的各

种社会关系和统战关系筹集一些钱。有了钱还不行，还

要有东西。办报纸离不开纸张、油墨，这些东西当时都

很缺，我们就通过各种途径，千方百计地把它弄到手。记

得油墨是“熊老板”（即熊瑾玎同志）通过国民党第五

炼油厂经理的关系弄到的；纸张是通过各种关 系 购 买

的。朱端绶同志说，尽管当时筹集资金和购买物资都很

困难，但是我们都有一颗忠于党的事业的红心，就能克

服一切困难，把钱和物资都弄到手。重庆《新华日报》

越办越兴旺，威望越来越高，影响越来越大，发行量最

高时达到五万多份，这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心脏——

重庆山城来说，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，所以国民党千方

百计要限制我们，想把我们挤走、整垮，然而这是妄

想。
朱端绶同志谈到了他们当时工作环境的艰难情况，

除了国民党的刁难捣乱、监视盯梢以外，各种物资都很

缺乏，物价一天一个样，早晚时价不同，报馆同志的

衣、食、住、行都很俭朴，上自社长、总编，下至送报

的，都是一个标准，每月津贴（即零用钱）不过四至八

元。社长、总编、编辑和一般工作人员都住在一起，吃

一样的饭，总经理也只有一张二屉办公桌。报馆只有几

辆自行车，总经理外出也只能坐公共汽车，大部分同志

外出都是步行。报童每天送报要走上百里路，很辛苦，

但他们都能自觉遵守财经纪律，有时宁可饿着肚子，也

不动用一分钱公款。他们没有时间洗衣服，我们搞财务

的女同志就自动组织起来，经常给他们拆洗 衣服。同

志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只是分工不同。工作 来 了

大家一齐动手干，不分份内份外，协作关系很好。说到

这里，朱端绶同志语重情深地说，那时大家只有一个心

眼，就是把党的报纸办好，把党的主张和各项方针、政

策宣传好，把党的声音传播到白区群众中去。我们的生

活虽然艰苦些，但大家都以苦为荣，没有一个有 怨 言

的，没有不安心本职工作的。一位县委书记调来搞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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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，他二话没说，就安心搞收发。我们搞财会工作的同

志，更认为党叫我们管钱管物，是对我们的极大信任，
是很光荣的。

周恩来同志很关心财会工作，对财会工作要求也很

严。杨用之同志回忆了这样一件往事：1946年南京办事

处撤退，根据对当时形势的估计，有一部分同志要留在

南京过冬，他借了一部分钱给这些同志做了棉衣。后来

把这笔帐转到了延安，当时南方局秘书长童小鹏同志已

经批了，送给周恩来同志审阅时，周恩来同志认为钱花

多了，要求大家注意节约一切经费开支。
当我们请朱端绶同志谈谈当时做财会工作的 体会

时，她说，我们的体会基本上是两条：一是依靠党的领

导，这在前面已经说到；二是依靠大家、依靠集体的力

量。那时，我们搞会计工作，但没有一个懂会计的，我

们就共同学习，集体研究办事。结果我们也学会了记

帐、算帐、做会计报表。周恩来同志还特别表扬了我们

做的会计报表，后来把它带到了延安。为了节约开支，
降低报纸成本，我们也搞了些简单的成本核算。对材料

和办公用品的保管也很严格，仓库都建立了帐簿，每个

月大小仓库的物资都要盘存清点。我们还建立了 一套

财务稽核制度，款项开支都得经总经理 审 批签 字。后

来，我们把这一套简易的会计制度和核算办法，集体编

写了一本书——《报刊会计》。
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。告别了几位财苑老人，使

我们不禁联想到，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，现在我们的财

会队伍已经发展到了几百万人，工作条件比之老人们当

年不知好了多少倍。我们有党的领导，有为四化建设奋

斗的明确目标和坚强信心，难道还有什么困难能阻挡我

们在新的长征中阔步前进？！

财苑正气铁 面 无 私 的 管 家 人
——陈代全

杨 文 卿

武汉部队某师财务科长陈代全，敢于同揩国家油

水的各种行为作斗争，全心全意为国家掌管资财。最

近被部队评为模范共产党员，群众誉他为铁面无私的

好管家人。

“顶头上司也要顶”

在财务工作中，陈代全同志遇到直接领导或上级

首长违反财务制度随意批条，或个别人采取不正当手

段，揩国家油水，谋取私利的行为时，他不怕伤面子，
敢顶顶头上司。去年9 月，有个科经一位副部长同意准

备把银行帐户借给地方用，陈代全同志得知后，立即

制止。并对这位副部长说：“借部队银行帐户给地方

的做法是违反财务制度的，这事不能办。”但副部长

考虑到这个单位是老“关 系户”，不借今后事难办。
陈代全就给他讲，过去兄弟部队借帐户给地方，曾让

投机倒把分子钻了空子，终于使这位副部长收回了己

见。事后，有人劝陈代全说：“顶头上司同意了的事，
你还顶它干啥？”他回答说：“违反财务制度的事，
谁同意的也不行，顶头上司也得顶。”今年2月，一

位师首长买了一个电算器，没经过任何审批手 续，就

将发票拿来报销。因不 合手续，陈代全将发 票 退还

了本人。那位师首长不但没有批评他，反 而赞扬他做

得对，这一关把得好。在履行了一定的审批手续后，
才给报销了。在陈代全同志的严格把关下，财务 科 对

国家控制购买的 商品，实行严格审查，凡不符合制度

规定的一律不准购买。他们先后共退回各种报销单据

200多张，其中电视机34部，自行车33辆，价 值人民币

31，000多元。为国家把了关，节约了国家支出。

“是老乡也不能帮这个忙”

平时，有些老乡、熟人，常找到财务科来报销车

票、发票等，陈代全同志不徇私情，不开这个方便之

门。
去年 10月，师直属队有个老乡找到他，要求报销

亲属来队的两张车票。一到他家，就 说：“当兵十几

年不找你一次，这次一定得高抬贵手，给 个 方便。”

他问清情况后就对老 乡说：“该报的在你们单位就可

以报，不该报的找上门来也没用，是老乡也不能帮这个

忙。”后来，这个老乡又是送礼，又是苦磨，登门说

了三、四 次，陈代全同志仍是那句老话：“是老乡也

不能帮这个忙。”炮团有他个老乡，把不该报的回四

川的一张卧铺票报了，他到 该团检查工作时查出，硬

是将 12.20元追了回来。去年，先后有八名老乡找他报

销车票，都被他耐心说服，没有开“后门”。

“管钱人更要节约用钱”

陈代全同志对人把关 严，对自己要求更严，从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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